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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 

1.這篇翻譯由google自動翻譯後進行修改編輯，對於比爾先生的姓氏，併

用默立森、莫利森兩種譯法，以呼應他在森林中受到啟發而致力捍衛地球的經

歷。 

2.「Permaculture」一詞的翻譯，也同樣併用：婆媽姑舅、永久性農業、樸

門永續設計、樸門農法、永續栽培、永續文化…等多種詞彙，希望有助於讀者

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這個新的（英文）概念。 

 

比爾‧默立森（Bill Mollison）稱呼自己是田野生物學家與浪遊教師。然而，

更準確的描述則是一位發起人或始作俑者。當他在1978年出版「永久性農業之

一」（Permaculture One）的時候，他也發起了一次跨越國界的土地利用運動，

很多人認為這運動是極具顛覆性的，甚至堪稱為革命。  

永久性農業- 永久和農業 -是一套整合式的設計理念，包含農藝、建築、

園藝、生態，甚至財務管理和社區規劃。基本的做法是建立可持續的系統，讓

該系統能自行供應所需，並不斷循環利用自身的廢棄物。  

在研究澳洲的熱帶雨林與沙漠生態系統數十年之後，默立森發展出永續栽

培的概念。他觀察各種植物自然聚集成為互助群落的現象，並利用這觀念發產



出特殊的農業策略與社區規劃方法，其中的要旨是把適當的組成元素組合在一

起，讓他們相輔相成而持續不墜。  

如今，他的思想幾乎已經傳遍全球，並且紮根深化。永久性農業此刻正在

南美洲的熱帶雨林被實踐、也在非洲喀拉哈里沙漠、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北部

的極地、更在遍布北美洲的許多社區。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農民利用永續栽

培設計，不需借助重型機具，就把硬實密壓的污染土地轉化為樹木茂盛的花果

樂園。在加州的戴維斯市，有個社區利用洗澡水、洗衣水去沖馬桶和澆灌花園。

在加拿大多倫多，有建築師團隊替都市內的住宅創設一套系統，不需要依賴城

市的供水管線或污水處理設施，而且每年的運作費用只需幾百美元。  

雖然大多數美國人依然不曾聽聞過莫利森的事蹟，但他已經成為澳洲的國

家象徵之一。他曾經被封為澳洲的「風雲人物」，並於1981年獲頒著名的美好

生活獎（也被稱為另類諾貝爾獎），正是因為他致力於發展、推廣樸門永續設

計。  

他每年會到加州歐海市（Ojai）開授為期兩週的密集課程，課程中間的兩

個午後時光，我和他相約在聖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討論這新穎的設計

哲學。一位個子不高、身材圓潤的男子，滿臉白鬍子加上開懷的笑容。他是我

所見過最和藹善良的人士之一，頑固而又健談，他似乎可以針對任何場合都說

出一個故事——或者嚴肅的玩笑；他的評論往往是以爽朗而引人共鳴的笑聲來

結尾。  

* *  

思科特倫敦：有位評論家曾經形容您的教誨是在「煽動」人們。  

比爾莫利森：沒錯，那描述非常敏銳。我教導自力更生，這是全世界最

顛覆的一回事。我教人們如何種植自己的糧食，這是令人震驚的顛覆。嗯，是

的，它確實在煽動人；但這是平靜的煽動。  

倫敦 ：你什麼時候開始傳授樸門永續設計？  

莫利森 ：在70年代初，我恍然大悟，原來從來沒有人把設計應用在農業

上。當我意識到這想法，全身一陣毛骨悚然，這實在太怪異了。我們經歷了7000

年的農業，而我們也經歷了7000年的喪亡，一切都淪為沙漠。所以我想到：能

不能遵從生態原則來建立各種系統或制度？我們知道那些原理，但我們卻不曾

應用它們。生態學家從來沒有好好把生態學運用在他們的園圃裡面；建築師不

曾了解建築物裡面的熱能傳輸；而物理學家居住的房子則能源系統一片混亂。

我們從來沒有把我們的知識應用在我們實際的生活中，這非常奇怪。  



倫敦 ：這透露出當前環境問題的一些跡象。  

莫利森 ：確實。我記得在1967年的羅馬俱樂部報告中有讀過：「由於人

口增長和對資源的過度消費，環境惡化是不可能避免的結果。」讀完那報告之

後，我暗想「人類真是太愚蠢、又太破壞環境了——我們做什麼也沒用。」所

以，我退出了社會。我想就遠離世俗吧，只要坐在山上，看著人類社會崩塌。  

大約三個星期之後，我意識到，我必須回去、進行反抗。[笑]你知道，人

要在逃逸之後，才會有再次回去的動力。  

倫敦 ：那也是您孕育出樸門永續設計概念的時期嗎？  

莫利森：它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959年，當時我在塔斯馬尼亞島的雨林中

研究植食性有袋動物和森林更新之間的關聯。當大型有袋動物的族群數量太高

時，森林生態的更新情況並不好；因此，我創設了一個簡單的系統，其中有23

種木本植物，4種為優勢種，並納入兩種植食性的有袋動物。這是一個非常靈

活的系統，它的基礎是各系統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不是各別物種的類型。

有一天晚上靈光乍現，我想到我們可以建造出比那更好的系統。  

那是值得紀念的天啟。這難得的開竅經驗在你我一生中並不常見，也許10

年才發生一次。假如你是原住民，你的年齡將由這種經驗來定義：每一次的天

啟代表你進入下一個年齡階段，不論你的實際歲數是多少。幸運的話，你一生

中會經歷三次美好的天啟。  

因為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意識到，如果我不去教授它，它不會有絲毫

的流傳。於是，我開始以被動的知識（passive knowledge）為基礎，發展設計

的準則，我寫了一本書叫做《永久性農業之一》（Permaculture One）。這本書

受歡迎的程度簡直讓我驚駭。[笑]我收到數以千計的信件說，「你所闡明的內

容，多年來也一直浮現在我的腦海」和「你讓我知道如何真正善用手邊的器物。」  

倫敦：永久性農業是基於科學的原理和研究。但是，它似乎也汲取了傳

統知識與原住民族的智慧。  

莫利森：恩，如果我到了希臘，向一位葡萄園間的老婦人問說「為什麼

你要在葡萄旁邊種植玫瑰？」她會對我說，「因為玫瑰是葡萄的醫生。假如你

不種植玫瑰，葡萄就會生病。」這回答不能直接使我受益。但假如我能因此發

現，玫瑰根部分泌出某些化學物質，被葡萄根系吸收，進而能驅避害蟲白粉蝨

（這是以科學方式表達同一件事），就對我非常有幫助了。  



傳統知識總是類似這種性質。我認識一位菲律賓男子，他永遠都會在香蕉

根部附近種植四顆豆子和一株辣椒。我問他「你為什麼把辣椒跟香蕉種在一

起？」他說「你難道不知道混種這些東西是天經地義的嗎？。」後來我歸結出

其中的道理：豆子可以幫忙固氮，而辣椒可以防止甲蟲攻擊香蕉根部，這方法

的效果極佳。 

倫敦：你也將樸門農法引入依然遵循傳統耕作方式的地方。他們是否會

接受你的想法？  

莫利森 ：我和原住民部落族人交往時有個分常巧妙的方法。例如，我到

了澳洲中央沙漠，那裡的每個人幾乎都在半飢荒狀態，我說：「我不知道自己

是否可以給你任何協助。」然後我會撒謊說，「我不清楚接下來該怎麼做。」

他們回應說「哦，一起來吧，我們會讓它成功運作的。」最後水到渠成，他們

自己完成了那些事。  

我記得在辛巴威的某所學校，我們之前曾做了些起頭工作；當我再次重返

那校園時，到處都充滿綠意，食物環繞在四周，教室的溫度也獲得調節。我問

他們：「是誰做的？」他們說「我們！」當人們為自己做出改變，他們會對此

感到自豪。  

倫敦：對有些人來說，尤其是原住民部落，「你可以種植自己的食物」

這種觀念如同革命一般強烈。  

莫利森：當你所生長的世界，讓你對土地的影響力微不足道時，你就不

會想到要替自己創造資源。有什麼東西落在地上，你就吃什麼。而你的號碼（身

份證字號）也同樣由那些落在地面的機構所統治。永久性農業則讓你有不同的

思維，因為你可以很輕易地種植你所需要的一切。  

例如：喀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擁有一種稱為morama的原生豆科植物。

它是多年生的，平常在地底下蔓延，等到降雨之後才會發出芽。以往布希曼人

會外出採集這種植物。但是當他們被迫遷，離開自己的土地，為了騰出空間給

遊憩與自然公園，就很難找到morama豆子。我問他們：「為什麼你們不在這兒

種植morama？」他們說「你認為我們可以這樣做嗎？」於是，我們到園圃裡去

種植豆子。在那時間點之前，他們從來沒想過要種植任何東西。他們非常驚訝

自己竟然可以做出這種事。 

類似的例子還有一種果樹mongongo，它生長在沙丘的頂部。事實上，布希

曼人不曾在沙丘間移植過任何一棵樹。但是，我在那裡找了棵母樹，剪下枝條

插在沙子裡，枝條漸漸萌芽抽葉，最後結出mongongo堅果。如今，他們隨心所

欲到處種植這種果樹。  



倫敦 ：您曾經把現代科技化的農業稱為一種「巫術」形式。 

莫利森：嗯，這它確實是一種巫術。今天在世界上的土壤科學家人數遠

勝於歷史中的任何時期。但是如果我們對照土壤科學家的增加以及全球土壤的

喪失；您會發現土壤科學家越多，地球喪失的土壤也越多。  

我想起1947年從戰場返回家園的軍人。他們有一種小鋼罐，只要在開口處

用力一折，就能噴灑出滴滴涕藥劑，軍人在房間裡到處噴，於是一隻蚊子也不

剩，但是貓也一樣消失了。[笑]戰爭結束之後，有人開始在農業領域使用這些

化學製品。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所使用的氣體，如今被挪用到農業上；坦克車

被改裝成鐵牛車。合成肥料大舉湧上市面的部分原因，也是因為相關產業在戰

爭時期傾其全力生產硝酸鹽來製造炸藥；等到戰後，他們突然發現，你可以把

它添加在作物上，並獲得巨大的產量。  

倫敦 ：因此，從這角度來看，綠色革命其實是向土地開戰。  

莫利森 ：是的。各國政府依然支持這種農業，每年達到400億美元左右

的規模。這些經費都沒有用來支持其他替代系統，例如有機農業或是培育土壤

的農業。就連當今的中國，也採用現代化學農企業。  

倫敦：我記得已故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西奧博爾德（Robert Theobald）曾

經對我說「如果中國決定走上西方世界的道路，那全球的環境也就玩完了。」  

莫利森：我在維也納時無意間聽到兩位「歐盟官員」在談論環境，第一

位問「你認為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另一位回答：「10年。」第一位說「您可

真是樂觀。」我接著對他們倆人說：「如果中國開始發展汽車，那我們還有兩

年。」  

倫敦 ：哪一種類型的過度消費最使你煩惱？  

莫利森 ：我痛恨草坪。我認為每個人在潛意識中都厭惡草坪，因為我們

是草坪的奴隸。想像一下，每個星期六和星期日，有數百萬人爬上剪草機、到

處繞圈圈的情景。  

現在澳大利亞政府把草坪規格重新劃分成1至5英畝。週五傍晚你會看到人

們下班回家，卻用整個週末在駕駛他們的小割草機。星期一早上，當你開車經

過那些草坪，卻又看到所有的割草機都停放在五英畝草坪的中間，等候下一個

星期五。像白痴一樣，我們用掉所有騰出的閒暇時間，來操作這些瘋狂的機器，

修剪一週之後又會再次茂盛的花草。  

倫敦 ：永久性農業教導我們如何使用的最低度的能源來完成一項工作。  



莫利森 ：是的。家家戶戶都應該生產多餘的能源並回銷給公立電網。我

們已經建立了幾個村莊達到這種理想——其中一、兩座建築物裝配有太陽能電

板，供應給村中的60戶住家，多餘的電力回銷給網格電力公司。7年之後，你

就可以賺回所有的花費然後獲得免費的電力。也有人在丹麥使用相同的構想，

每個村莊都有一座風車，可以供應800戶家庭的電力需求。 

倫敦 ：同樣的原則好像也適用於人力能源。我注意到，你並不鼓勵人們

在園圃中的進行挖掘，因為那需要消耗能源，而人力能源可以有更好的用途。 

莫利森 ：嗯，有些人喜歡挖東挖西。它有點像是室內的健身自行車。但

我寧願把這工作留給蚯蚓那些小蟲，他們天生就是幹這行，我已經從添加覆蓋

物的行動中創造美好的土壤。  

倫敦 ：樸門永續設計是否也適合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  

莫利森 ：適合。在介紹手冊中是一整個章節是關於城市的永續栽培。當

我第一次去紐約，我在南布朗士區幫忙籌設一座香草農場。那兒的土地非常便

宜，因為沒有電力，沒有水，沒有警察，但是有好幾噸的毒品。這個小農場逐

漸擴大到供應全紐約市8%香草的的規模。整個紐約如今大約有1100座城市農

場。  

倫敦 ：除了創設一座農場，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能幫助自己的城市存續得

更久？  

莫利森 ：收集您屋頂的雨水。種植自己的食物。建立自己的能源系統。

這些事其實都再簡單不過。自己種植食物所花的時間比你走去超級市場採買的

時間更少。問問看任何有進行土壤覆蓋的有機園丁，他多少時間在覆蓋園圃，

他會告訴你「每星期花個幾分鐘吧。」當你開車前往超級市場，取用購物手推

車，採集你喜愛的野菜，然後再次開車回家，你已經花了一兩個小時，同時也

花了不少錢。  

倫敦 ：雖然樸門永續設計是以科學原則為基礎，但它似乎也有很紮實的

哲學或道德特性。  

莫利森 ：它的確具有道德特性，因為我認為不包含倫理在內的科學，是

一種社會病態（sociopathology）。例如，「我會運用我所知的一切，而不管結

果如何」，這種想法完全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我不希望與那樣的科學為伍。  

倫敦 ：你如何描述你所開創的這件事？  



莫利森 ：嗯，這是一場革命。但它是那種沒人會注意到的革命。它可能

很隱微不顯。可能是建築物運作地更好；也可能是您不再需要賺大錢，因為你

周圍到處是食物，也沒有任何能源成本開支；或許巨額的資金被釋放到社會公

眾領域，讓我們替自己提供更好的生活。 

因此，這是一場革命。但是，永續文化是反政治的。這裡沒有政治人物、

行政人員或神職人員存在的空間，也不存在法律。我們唯一遵從的道德倫理

是：照顧地球關懷人，不斷努力實現這目的。  

* *  

這次專訪改編自電台節目「洞察及展望」（Insight & Outlook），由思科特

倫敦主持。它也刊載於2005年夏季發行的《綠色生活》（Green Living）雜誌。  

 




